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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见

我的老师

佛，是人而不是神。他是公元前 6世纪的古印度人，姓乔达摩，名叫悉达多。
因为他属于释迦族，人们又称其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缘，是指一切物事之间生起一种相互交涉的关系。佛教把这种关系加以分
析，得出四缘：一、因缘；二、等无间缘；三、所缘缘；四、增上缘。世间一切皆一个
缘字，种下怎样的因，便有怎样的果。
梁启超说过，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我的佛缘却是从迷信开始的。
我的母亲是位“英雄妈妈”，一辈子生育过十几个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我
们兄妹四人，其中三人同一属相———羊。我姐行三，长我十二岁，她之后，我母
亲又生了五个孩子，但全都夭折。按农村迷信说法，是因我姐命硬克的。于是在
我还没出生时，父母亲就到处求神拜佛为我“保命”。
可以说我的佛缘是从娘肚子里就有的。在我快出生时，父母就按家乡习俗
为我加了三把“保险锁”。一是把我送给邻村的老和尚当干孙子，让佛陀保佑
我；二是把我送给一位有名的巫神做干儿子，让神灵保佑我；三是许愿白云山

白云观保锁，让祖师爷保佑我。单我给和尚做孙子约束就很多，如 12岁前必须
剃光头；要定期“化缘”吃百家饭，等等。
上了“保险锁”，到了 12岁是要“开锁”的。不幸的是到了我 12岁遇到了文
化大革命，全国大搞破除迷信、破除四旧。干爷爷老和尚也因“运动”圆寂了。让
他开锁是不可能了，不开又是不行的，没办法就乘着黑夜偷偷把巫神干爸接

来，让他指点。他说：买一个新洋瓷碗，用这个碗给我蒸一碗小米饭吃了，以后
也让我尽量用这个碗吃饭。佛祖保佑，吃了这碗小米饭，用着这个洋瓷碗，我一
直没有缺吃，而且越吃越有、越吃越好。
“和尚”“佛”，在我还不懂事的时候，就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而且打小就十
分迷信他。我的成长、我的健康、我的快乐，或许正是凭着和尚的加持和佛陀的
保佑。这就是我最初的佛缘。几十年后，我遇见了一位马来西亚的僧人，他对我
说：你的前世是一很有名气的大护法。
前世尚如此，今天当如是。

村里的两座庙

时下有个时髦的说法，叫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其实不然，衙门、校门，谁
富、谁穷，人们心知肚明。不过在旧中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倒是有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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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穷也不能穷了神仙（佛教也被神化了）。
在陕北的农村，再贫穷、再偏僻的村寨，可以没
有学校，但不会没有庙宇。记得我们村里有两座庙，
一座老爷庙，一座娘娘庙，香火十分旺盛，尤其是娘

娘庙。小时候只知道庙里供的都是万能的神灵，能
治百病、能解万难，但究竟是哪路神仙，什么门派，
一点不懂。农村人对神灵十分的崇拜，可以不孝敬
自己的父母，但绝对不敢不敬神灵、亵渎神灵。人们
并不明白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最大救星，善因果

报，全由自己造的道理，只知道有困难就求神拜佛，

甚至有人想发财且不去努力，也去向神索要。到现
在我们村的许多人还不明白庙里供的神是哪门哪

派。其实中国广大农村供的神大多与佛有关，人们
信仰的大多是神化了的佛教，老爷、娘娘就是佛教
中的菩萨。老爷庙里供的是关公，佛教大护法伽蓝
菩萨；娘娘庙里供的就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小时候我家住的离娘娘庙很近，眼看着一些善

男信女提着供品（主要是用白面蒸的花馍馍）进了

庙门。求拜结束，他们一出庙门，我就飞快闯了进
去，把所有供品抢走、吃净。那个时候的我并不是有
意要和菩萨争食，而实在是看到很少吃到的白面花

馍馍失去了控制，没有了理智，小孩嘛，菩萨是不会

计较的。想来佛菩萨是同情我的、理解我的、照顾我
的。也可能是我小时候抢食了佛菩萨的供品，佛菩
萨让我现在加倍补偿：供佛、修庙、布施、利生。如今
我一心向佛，努力学习佛的精神。
老爷庙在一个高山的半腰上，解放后，这座庙

就变成了学校。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在老爷庙，那时
还经常进入庙门参拜。大约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
时候，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天夜里，雷鸣电闪、狂
风大作，暴雨如注，人们无不惊恐，想必会有大事发

生。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我们踏着泥泞走到学校，
一看吓呆了：老爷殿门大开、老爷像被砸得粉碎。学
校老师迅速把学生集合起来，对我们说：要破四旧、
立四新，神呀、佛呀是迷信，不能信他。同时让我们
排成一队，由老师领着把砸成碎块的老爷“肢体”扔
到山下去。我是战战兢兢拣了最小的一块扔掉，嘴
里默默念叨：神神（老爷）不要怪我，我是被他们逼

的，没办法呀。时过四十多年，我还记忆犹新！
我高中毕业回乡后，托人求情，“走后门”又来
到老爷庙的中、小学校当上了老师。那时连庙宇都
没了，我就在原正殿的东北角的窑洞中办公、住宿，
那时叫“宿办合一”。怎说呢，有佛祖保佑，我在教书
时，成绩是赫赫有名。今年我回乡后，发现庙宇又恢
复了，老爷也请回来了。我就请庙里的正、副会长陪
同参拜了老爷老人家，并上了布施，捐了善款。

缺失了的信仰

1980年春天，我去上海、杭州出了一趟差。出差
嘛，必然牵扯食、住、行、游、购物类事情。我和同校
的王老师从西安坐普快火车到上海，买的是硬座。
普快较特快、直快时间长多了，但当时特快、直快的
票是难以买到的。我当年 25岁，王老师恰是我现在
的年龄。按当时的财务制度，坐硬卧必须是县团级
干部，我们两个都没资格。尽管王老师五十多岁，也
得和我一样坐几十小时的硬座，多辛苦啊。这是行。
吃饭得用粮票，到外地出差是根据出差时间的

长短，由财务部门拿介绍信到相关部门用陕西省粮

票兑换全国通用粮票。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一天只
能兑换 1.5斤。在上海早上买油条，每根半两，我还
是第一次听说有半两一根的油条和面值半两的地

方粮票，真是孤陋寡闻。那时的我一顿能吃 10个馒
头（2斤），3份条子肉，半两、半两地吃，那多麻烦
呀，实在不可思议。半两面值的粮票在西北地区是
绝对没有的，至今我还没想明白，上海人是饭量小？

还是做事精细？还是生活困难为了节俭？

出一趟差要准备的还真不少。就住宿问题，如
果出具省财校的介绍信（县级单位），到上海只能住

洗澡堂子，运气好一点住地下室。为了住得好些，王
老师通过关系拿了一张省财政厅的介绍信。到了上
海，凭介绍信到市政府指定地点，排好几十米的长

队，根据介绍信的等级，再行分别划定所住地方。我
们的介绍信还算体面，被安排到某街道办的招待所

（具体记不清了）。那个年代人们等级观念森严，满
脑子分别心。
到上海是要去外滩一游的。景色很美，更美的
是见到了黄头发、蓝眼睛的一男一女外国人，很好
奇、很意外。我在西安已住了两年，还从没见过外国
人，所以我当时见到这两个“怪人”,特意跟在人家
身后欣赏了一段路程。结束上海行程，来到杭州，切
实体验了一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更让
我惊喜的是到杭州后，还游览了一趟灵隐寺。那天
正好是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的诞生日。我呀，
实在是很有佛缘！

在陕西沿秦岭一线，寺庙、茅棚成百上千，但香
火普遍不太旺盛。我去灵隐寺见到的那一幕至今难
忘，至今也再没遇见过。大雄宝殿前院子的中央，有
一直径约 1.5米的大香炉，香客们围得水泄不通，
争抢着往香炉里扔黄表纸、整把的香和蜡烛。香炉
两旁各站一僧人，手持约 2米长的拨火棍在拨动香
火，火头腾达 2—3米高。大殿里是不准烧香的，在
院里上完香的善男信女，排着几十米长的队伍在正

殿外跪拜、祈祷，跪拜的人中年轻人很多。细细想
来，寺庙的香火的旺盛与否，是和人们的信仰、理

· 作 家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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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富有程度等有关。约 30年前南方人就对宗教如
此信仰，让人感叹，让人深思。至今北方人对宗教的
信仰还没达到南方当年的程度。看来经济落后的地
区，信仰也相对缺失。
我们还参观了岳飞墓，秦桧跪在墓前，游客们

排着长队往跪在岳飞墓前的秦桧脸上吐口水，老秦

全无脸面，一身肮脏。回过头来想想，秦桧再坏，他
犯的也是国法，而不是家法。后来人为什么非得要
如此设计、安排这一景观？这对建立法制社会有何
益处？随地吐痰更是不文明、不卫生。以牙还牙、以
毒攻毒好吗？以怨报怨不可取，以德报怨乃大自在

也！

存好心做好事

上世纪 80至 90年代，我相继朝拜了杭州灵隐
寺、武汉归圆寺、山西五台山、成都宝光寺、四川峨
眉山、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布楞寺、扶风法门寺、西
安大兴善寺、乐山大佛、彬县大佛、云冈石窟、敦煌
石窟等等古往今来、赫赫有名的寺庙、圣地。长时间
的耳濡目染，感悟自省，渐渐坚定了我学佛的信念。
二十多年的参拜、朝圣，也从一个侧面目睹了改革
开放给宗教事业带来的巨大变化。
仅从大兴善寺的发展变化，足以窥斑见豹。我
的母校离大兴善寺很近，因此我们经常去参观、游
玩。当时寺庙由园林部门管理，没有僧侣，已不叫大
兴善寺了。取破四旧、立新风之意，称“新风公园”。
改革开放使大兴善寺获得了新生，到 1984年“新风
公园”改称“大兴善寺公园”，同时以宗教活动场所
兼公园的面貌出现。 1985年以后撤销“大兴善寺
公园”，恢复“大兴善寺”名称，寺庙重新划归佛教部
门管理。
今天的大兴善寺规模宏大，信众如云，香火旺

盛。自 1983年至今不断地进行大修、完善，成为现
在我们所看到的完整的中轴线五进大寺。从南向北
依次为山门、弥勒殿、大雄宝殿、观音殿、法堂。两厢
钟鼓楼，门楼，寮房一应俱全，井然有序。陕西省佛
教协会就设于寺内。如今的大兴善寺虽还比不上
隋、唐时期的盛况，但在陕西也是影响最大、香火最
旺的寺庙之一。所有这一切，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
可见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复兴。
有佛缘的人一般也有人缘，与佛有缘的人们之

间也会有缘。1996年 5月，我们专程去五台山，是
山西航空秦总一手安排的，后来缘分所至，我们公

司与山西航先后加入了海航，我们走到了一起。
2000年 5月，我们专程到拉布楞寺，是甘肃机场的
康总（当时称局长）一手安排的，现在甘肃机场集团

也加入了海航，我们也走到了一起。这与其说是巧

合，不如说是缘分，更不如说是佛缘。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2000年 5月 1日就在拉布楞寺，折总和我两
人“密谋”商定投奔海航。有佛祖做证，我们义无反
顾，抱着一片诚心加入海航，真诚、慈悲。真诚，我们
绝没脚踩几条船，多头寻出路，完全是一心一意；慈

悲，为了公司几百号职工的前途命运，哪怕我们担

再大的风险也要办成此事（实话说，当时来自各方

的压力是很大的）。这又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同时
也是我学佛的新的起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佛祖的保佑下，我们的事

情办的比想象中的顺利。我们完全是按照佛的教导
办的：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

噶尔哇活佛送我的两本书

上周日，噶尔哇活佛委托阿旺·乔智喇嘛将刚
刚出版的新书 《藏传佛教入门：速成之道》送给
我，令我感动之余不禁想起与活佛的相见之缘。

2007年初冬我受集团委派，赴青海省循化撒拉
族自治县参加“海航集团———青藏高原光明行”活
动，耳闻目睹了“白内障”给高原民众带来的苦痛以
及无助的患者渴望救治的殷切心情。海航集团和北
京同仁医院，共发慈悲心、同行菩萨道，为高原白内
障患者送去了光明，使他们重见天日，被当地民众

誉为“活着的菩萨”。
三生有幸，参与此次活动让我结识了十世班禅

大师的侄子，青海文都大寺第 26任座主，噶尔哇·
阿旺桑波仁波切，当地人们习惯简称他“活佛”。活
佛的慈祥、谦和、亲切、细微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
印象，他的人格魅力让我折服，也因此使我更加深

深地爱上了藏族民众和藏传佛教。
有佛相助，我的此行一帆风顺。一到西宁机场，
我的老朋友青海机场的李书记就派专车送我直奔

循化县。在路上我反复思量，到循化一定要去文都
大寺朝圣，一定要见见噶尔哇活佛。为此在途中我
还给一位藏传佛教的朋友堪布·多杰喇嘛打了个电
话，请他帮我实现心愿。谁想电话一放，接着就接到
了本次活动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活佛已经过了黄河

大桥在桥头等我这个海航光明行的代表了。这一惊
喜让我不敢相信，无比感动。一个小小的我，何德何
能敢让万众景仰的活佛亲自迎接？！我的心久久不

能平静，我在浮想：这是海航大爱无疆得到的尊重，

只要我们发点爱心，做点善事，就会得到人们的认

可、尊重，这种慈善事业我要长久地坚持做下去。
夜幕中，我们加速驶向黄河大桥，到了，看到

了，漆黑的桥头晃动着手电筒的光束。停车、下车，
迎上前去，活佛亲切地向我问好并亲手为我戴上了

哈达。我们虽是初次相见，然而我俩的默契、互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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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就像前世就认识，一见如故毫不陌生。我的眼
眶湿润了，这就是活佛，他是那样的高大、又是那样
的普通！这就是我惴惴不安、想见又怕见不到的活
佛。有这样的活佛，社会怎能不和谐？！藏汉怎会不
友善？！佛法怎能不弘扬？！

从第二天开始，为白内障患者实施治疗进行的

非常顺利。我还亲自观摩了一例为病人做手术的全
过程。
活动结束后，我们跟随活佛来到了文都大寺。
寺庙的规模相当宏大，就像个居住着几百户人家的

大村庄。活佛以藏传佛教“火供”仪式的礼遇来欢迎
我们，“火供”场面之壮观我之前无法想象。随后又
请我们到“玛哈噶啦闭关房”参拜，并亲自诵经为我
们祈福，还送我非常珍贵的“玛哈噶啦唐卡”。我时
不时向活佛请教所感兴趣的藏传佛教的知识，活佛

不厌其烦地解释、教导。
他还向我介绍了萨迦昆氏家族一些鲜为人知

的故事，并亲笔签名送我一本《皇家护国神王塔：
北京白塔寺》，供我了解藏传佛教的基本内容。活
佛还向我口授了玛哈噶啦咒语，嘱咐我坚持修学。
玛哈噶啦是佛教中赫赫有名的护法神王，神威无

比。还告诉我他正在编写一本藏传佛教入门的书，
出版后一定送我一读。
循化县此行顺畅、如意。接我们返回西宁的车
也到了，我依依不舍地向活佛辞行，没有想到的是，

活佛非得亲自送我到西宁。推辞不过，我们就一同
到了西宁。西宁的晚餐是由机场李书记宴请的，席
间活佛向大家传授了很多佛教知识。饭后回到房
间，又向我讲述了许多萨迦昆氏与玛哈噶啦的事

迹，并将此前口授我的玛哈噶啦咒语用纸写下送

我，嘱咐我每天多多地念诵。第二天我是一大早的
飞机，为让活佛多休息一会儿，就不让他送了，可活

佛态度坚决，必须要送我到机

场，还一直送到登机口，并再次

给我戴上哈达，这真让我受宠

若惊，羞愧难当，我是在无限感

激之中登上飞机，回到了西安。
与活佛相见已过去了一年

多，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缘分，就

不由得充满喜悦。我时常在想，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这些

俗家弟子，如果没有利益驱使，

哪一个又能如此地待人接物？

周礼儒学在当今的社会、企业、
党政机关还留存几许？不错，这

些年我也为佛教事业做了一丁

点儿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得到

的是他们的认可、赞扬、高规格
的礼遇。活佛对我们诚心有加，净业寺的本如师、草
堂寺的谛性师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宗教里的精华，

佛门中的高僧大德，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藏传佛教入门：速成之道》这本书是由噶尔
哇·阿旺桑波仁波切讲述，杨曙光先生整理的，我向
广大藏传佛教修习的朋友们推荐，祝愿我们读后能

获得知识、产生智慧、升起感受；踏上菩萨之道，直
至成就正果！

净业寺

欲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人之本性、人类社
会前进的动力，又如同洪水猛兽，把握不好就会把

人吞没。功名利禄在不断地诱惑着人们，让许许多
多的人大受其害、身败名裂。取得成功的人，之所以
成功，是因为他们懂得积德行善，乐善好施，懂得布

施、懂得舍得，负有责任。
2002年春，在筹建净业寺山门时，王健先生从
南怀瑾老那里得知净业寺五观堂建设基础已开挖，

但因缺钱而停工，答应先捐 20万元救急。很快收到
汇款十九万八，我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不足 20万，还
差 2000元。工作人员回答说，王健先生工资卡上所
有的钱就这么多了。听后让我十分感动，同时也激
励我加倍努力办好净业寺的事情。当年在一次和公
司的一帮年轻同事吃饭时，我把这件事讲给他们

听，他们当场每人捐款百元，要帮王总凑足 20万。
他们捐的不多，但他们的工资也不多，这种发心也

让我非常感激。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他们对净业
寺建设的捐助和对我修庙的支持。
聚沙成塔，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净业寺的重建
中有众多的人共同发心，捐钱、捐物、出工出力。香
港旭日集团也出巨资，原长安航空、民生集团的班

· 作 家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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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员和我的一些朋友捐款万元以上的不下 20
人。招商银行霍晓峰先生，澳籍华人王南风女士等
都捐了不少的善款。原秦岭水泥厂董事长蓝建文自
掏腰包捐助水泥几十吨，省建集团董事长黄怀宝派

出施工队伍和技术人员，民营企业家赵旭纯出钱出

力绿化净业寺，我的同学刘小燕献计献策并给予了

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中铁一局、省建筑五公司捐献
了大量钢材、木材、砖瓦及水电器材。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我一直记着在山门建设时有一位聋哑
人，不会说话，可每次我去察看工程，他特爱手舞足

蹈地与我对话、沟通，尽管我一点也看不懂听不明
白，可看到他不惜体力、挥汗如雨地干活出力，我与
他的心就通了，我也就慢慢懂得了他说的话：我没

钱，说不出话，可我有的是力气，你放心，为净业寺

的重建、为佛菩萨做事，我不遗余力。他那种朴素的
精神令我十分感动，至今回想起来念念难忘。我想
下辈子的他一定是一位功德无量的大智者，下辈子

的他一定能在中央电视台做新闻联播的播音员或

能成为像帕瓦罗蒂一样的歌唱家。
庙宇雄壮，佛像庄严。走入山门，迎面而来的是
一尊弥勒佛铜像，是南怀瑾老师虔请。抬头向上看，
一尊汉白玉观世音菩萨站像十分欣目而庄重，是我

熟识的一位居士虔请。观音身后有一天然石洞，洞
中所立文殊菩萨像，是吴晓梦先生虔请。这三尊佛
菩萨像分别代表着南传、汉传、藏传三大语系的佛
教分格。继续向上至距寺院不足二分之一处，又现
一天然石洞，洞中供着一尊称为威光普胜的山神，

是《华严经》中八大菩萨化现的八大主山神之一，是
崔长虹先生等人虔请的。自山门至寺院沿路庄严的
佛像、神像已成了净业寺一道亮丽的朝圣风景线。
为净业寺出钱出力的人实在太多，我列举的主

要是海航集团以外信众的个例，恕极不周。正是有
了这么多的人来关心、支持净业寺的重建，才使得
千年古刹有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优美景象及朝圣

人群。有人说布施重在发心，只要发心了，施与不
施、施多施少都一样，这也没错。不过我还是对那些
为了公益事业，为了慈善事业，虔诚恭敬地为了宗

教事业而慷慨解囊的人们表示敬意。社会的和谐、
人心的和善离不开这些乐善好施的使者。出钱出力
都是布施，表示支持是布施，合掌微笑是布施，布施

都会得到富贵的果报。
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太多的未解之谜，因为未

解，所以就有了自以为是、各取所需的解读。于是便
有了巧合、佛菩萨显灵、迷信等等的词语。在净业寺
的完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几次不可思议的奇特现

象，这算不算佛菩萨显灵，不妨说出来大家听听。
2003年夏季，山门建设主体工程全面完成，一
天夜里电闪雷鸣、暴雨如注，西安市区严重遭灾、交

通瘫痪。因放心不下在建中的山门工程，第二天一
大早，我就赶往工地。发现山门的院子里来了一位
“不速之客”，一块大如磨盘的巨石静静地横卧院
中。我和施工人员仔细观察，觅得痕迹，原来此石是
从数百米高的山崖西北角处滚落下来。多么的幸
运，要是白天施工时滚下来，那将有多么危险呀。蹊
跷的是，这块巨石的下落，丝毫没有打扰、破损山
门。它的下落向左向右都会砸到建筑，造成严重破
损，然而它深知山门建设的艰辛和不易，不偏不倚

地落到了山门院子的正中，也就是人们现在看到的

南老虔请的佛像所在的位置。这种不可思议的“巧
合”，真正是神来之笔、佛祖有灵。遗憾的是，当时没
有智慧的我，没能保护好这块“天外来石”，而是把
它按普通建材破开“大材小用”了，如能保存下来，
放置原地作为纪念，或再刻上铭文，将会是天然一

景。
同年山门落成，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典礼和佛像

开光仪式，海内外高僧大德及千余信众参加。场面
宏大，气氛感人。当终南山的果林老法师、嵩山少林
寺的永信方丈、台湾的传孝长老等高僧为观世音菩
萨像开光，高声喊着“开！”的瞬间，晴空万里、风平
浪静的天空突然袭来一股清风，悄悄地从山间的树

梢直奔佛像而来，微风绕着佛像盘旋吹过后，徐徐

而去。当时山下、山门小广场及山腰间人山人海，挤
得水泄不通。在场的千余人见证了这一不可思议的
奇特现象。微风拂过，人们顿时掌声雷动，呼声四
起，震荡山谷。
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何这风刮的如此
的准时，吹得人们神清气爽，吹起了人们无限的遐

想……
选佛场的选址最早是本如法师和王健先生定

的古井上方的白居易衣冠冢左侧。后来本如法师拿
了一张净业寺的地形地貌图纸去见南怀瑾老师，南

老审视良久后用笔在一处画了个圈，言道：“就建这
里吧！二三十年之间这里会出高僧，陕西会出高

官。”之后本如法师和我带着技术人员按图索址，当
找到画圈的地址时，大伙大吃一惊。在这基本是石
山密林的凤凰山上，唯有这块地方是一片正好可建

筑一处选佛场且较为平缓的黄土地。没有巨石、不
见树林，只是杂草丛生，以前是净业寺的高粱地。站
在这里向左向右观望，各有一处不大不小的微微凸

起的山峰，形如钟鼓。向前观望，层峦叠翠，近处是
天台山，远处是紫阁峰，视野开阔，非常壮观。现如
今，每当我坐在选佛场品茶、参禅、问道时，心头平
添了几分平静，同时也心绪翩翩，净业寺的修建过

程中的诸多事情会一齐撞击着我，鼓舞着我。


